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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

1

冬天终于离我们而去 天气暖和起来 白天也变长

了 颓垣断壁中的野草籽开始冒出嫩芽 新来的美国兵

远足齐柏林田径场 相当于现今的朝觐活动 他们登上

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煽动人民的讲台 做出模仿纳粹分

子致敬礼的姿态 用廉价的照相机拍下这些镜头

3 月 7 日傍晚 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星球旅馆碰

头 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第二天有关他们经手的案子的

开庭陈词 他们说话的样子 像是在陌生的新场地受训

的运动员 就要第一次在这个场地参加比赛似的 盎格

鲁一撒克逊法律制度对他们就像是一身裁剪失当的西

服 他们甚至对审判的核心还感到茫然不解 真是要作

出诚挚的努力来惩治罪魁昭雪无辜 抑或仅仅是胜王败

寇 应该说 劳伦斯爵士的公正无私是毫无疑问的 凡

是德国人的对手能获得的文件 他们都能获得 对他们

与当事人的商议几乎没有时间限制 盟国当局付予他们

的酬劳相当不错 可这是为什么呢 胜利者为什么要搞

这个耗时耗财的举动呢 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可没有先

例

审判室里的气氛可不是这样 大家立刻就感觉到了

证人席一直设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中间 却在前一天

夜里给挪动了 俄国法官得知被告将和原告在同一证人

席上做证 感到很愤慨 劳伦斯爵士在最后一刻找到妥

协办法 为了使俄国人不因离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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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把证人席干脆挪到离法官远而靠近被告席的位

置 而不是另行替换

旁听楼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 纳粹主义的黑色之星

戈林预计将作为第一个被告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 奥

托 斯塔马尔传唤出庭的第一个证人却是纳粹德国空军

将领卡尔 B 博登沙茨 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里希特霍

芬空军中队服役时的老战友 后来担任帝国元帅与希特

勒之间的联络官 他的证词旨在证实 1943 年以后戈林

在希特勒面前名誉扫地 并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权力 第

二个出庭的是陆军元帅埃哈德 米尔希 前飞机制造总

监 这时 从检察官席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 因为

其中一个律师低声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中的米尔希的地

位 称他是 我屁眼里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 星期一上午复庭 斯塔马尔继续传唤证

人 在星期三即 3 月 13 日下午之前 戈林不会出庭作证

弗鲁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过戈林 发现他的病

人焦虑不安 坐在桌子旁边 手里捏着一张绔巴巴的纸

说话嗓门大 汉斯 弗里奇是一个职业广播家 在分析

前几位德国证人失败后 写了一份名之为 给发言人的

建议 的忠告书 他注意到 德国人的话往往给译错了

因为他们使用长句而把动词放在句末 而且说得太快

他们应该慢慢讲 用短句 尽量把主语和动词放到一起

在思考之间稍作停顿 使翻译有时间跟得上 戈林现在

努力记住弗里奇的这些忠告

戈林很有风度地跟来访的客人寒暄 弗鲁克大夫的

关心对他总是一种激励 大夫询问那天夜里他是否要服

用药性更强的镇静剂 他对自己哪怕是浅睡片刻也没有

把握 弗鲁克提醒他 自然睡眠和服药入睡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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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告诫他在第二天必须保持警觉 戈林决定吞服平时用

的药片

如果说保罗 施密特是纽伦堡的译员所亲眼见过的

最佳译员的话 那么 沃尔夫 弗兰克则紧随其后屈居

第二 当初 这位身着英国陆军上尉的佩有饰带的制服

惹人瞩目的人来参加考试时 彼得 尤伯拉尔可没想到

碰上了一个语言家 跟施密特一样 弗兰克操一口上流

社会的英语 在英语和德语之间随意转换 毫无瑕疵

他是犹太人开办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 BW 的工厂厂

长的儿子 明年代末逃到英国 他放弃了为他提供的安

稳的语言工作的职位 自愿加入突击队 在纽伦堡 他

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成为英文德文之间独一无二的译

员 当戈林步入证人席时 他并不感到轻松 斯蒂尔处

长找不到拒绝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 2 点 30 分 身着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马尔从辩护

律师席上站起来 传唤证人 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门走去

这扇门从被告席通往审判室发言席 他那身蓝灰色的制

服刚刚烫过 穿在身上却像没有挂好 锒铛入狱后 他

掉了七十六磅肉 小门打开 露出戈林那双擦得发亮的

黄色皮靴 裤子松松地垂在靴子上 他的脖子上围着一

条深红色的围巾 让人想起他那王牌飞行员的日子 他

拿着一个紫色的厚文件夹 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证人席

当劳伦斯法官要他宣誓时 他涨红了脸 请跟我重复

誓词 我向全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 我将毫无保留

地陈述真实情况 戈林举起右手 手抖得厉害 用颤

巍巍的声音复述誓词

戈林是否相信纳粹党是合法上台的 斯塔马尔问

道 他打开笔记本 笔记本纸页在手里颤抖 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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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模糊不清 然后逐渐恢复自信 变得洪亮起来

发音准确 发 RS 音时尤显力量 戈林几乎不看笔记 井

井有条地讲述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 我们一旦上

台 他说 就决定不顾一切执掌政权 我们不想

把政权留给机遇 选举和国会多数 这些话如同猛

然浇到审判室里的冰水 戈林陈述中没有道歉 毫不躲

避 绝无软化迹象 他解释说 一旦跨上马鞍 纳粹党

就想取消国会 解散地方议会 结束个人权利 杰克逊

恼火地注意到 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钟 劳伦斯却未

加干预

斯塔马尔暗示戈林解释一下 将礼仪性的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集于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么来的 这很简

单 戈林说 他们从美国总统类似的双重角色中找到榜

样 那集中营呢 斯塔马尔问 戈林详细叙述了为什么

以及怎样开始搞集中营 纳粹党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进

行统治 如果任其死敌尤其是共产党人肆意妄为 又怎

能维持秩序 问题是如何消除危险 戈林说 只有

一个办法行得通 这就是保护性监禁 至于说集中营名

称的由来 可不是起源于纳粹分子 而是来自外国报章

纳粹党人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名称 他讲了两个多小时

由怯场紧张而恢复自信 而后显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

中

珍妮特 弗兰纳离开审判室时感到不胜惊讶 她坐

在记者专车里 一言不发 细细咀嚼戈林初展辩锋的意

义 刚回到施坦因城堡 她就挥毫为 纽约客 撰写专

栏文章 她写道 在这个人才平庸的历史时期 她亲

眼目睹了 这一时期最睿智明达的头脑之一 可是她认

为 戈林 聪明睿智却无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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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 史密斯从审判室下楼到新闻室时 心中琢

磨着这个下午的重要性 证人席上的赫尔曼 戈林远胜

于史密斯心目中早年的狂放不羁的 帝国元帅 明达

之人面对死神而别无所失时 史密斯告诉他的电台听

众 他能奇迹般地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维

古斯塔夫 吉尔伯特陪着被告们步行回牢房 戈林

不得不压抑着 以免他激动的话语盖过周围的人群 看

守还得阻止人们前来跟戈林握手 把他当做刚刚挽回一

场比赛的体育明星来对待 邓尼茨转身对斯佩尔说 你

看 甚至法官们也被打动了 斯佩尔不得不同意 随后

吉尔伯特驻足戈林牢房前 发现他端坐床上 晚餐还未

动 他告诉吉尔伯特 自己太激动 吃不下东西 我压

力太大 戈林接着说 特别是头十分钟 我简直不能

让我的手停止颤抖 然而 他期盼着明天

诺曼 伯基特爵士坐在他别墅的书房里 回顾着这

一天 杰弗里 劳伦斯爵士的做法让他感到震惊 赫尔

曼 戈林的所谓作证是一场闹剧 只要他决定讲话就干

脆让这样的人任其所欲地主宰法庭 伯基特想在翌日复

庭以前 敦促劳伦斯对戈林的谈话作适当限制

第二天上午 10 点钟 戈林回到证人席 在斯塔马尔

的轻微推动下 他指出 纳粹政权由于其强加给追随者

的愚忠而备受辱骂 在检察官的论据中 这种自上而下

不假思索的盲目服从的金字塔 止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

森这样的地方 然而 领袖原则 Fubrerprinzip

无非是一种健全的管理 戈林断言 权威是自上而下

责任则是自下而上 难道这一概念仅为迷恋权力的纳

粹分子所采纳 戈林尖锐地反问道 我很乐意在这里

提供几个类似的情况 天主教会和苏联政府都建立在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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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原则一样的原则之上 说着 他朝苏联检察官方

向点头示意

话到此处 戈林尚未含糊其词 可是当斯塔马尔向

他提出下一个问题时 听众都认为这一次要躲闪规避了

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签发 1935 年纽伦堡法 斯塔

马尔问 戈林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 我以帝国国会议

长的身分 就在这里 在纽伦堡颁布了这些法律 当时

国会正在这里开会

午餐休息的时候 沮丧的吉尔伯特从 青年屋 走

到 老年屋 然后再走访其他房间 感到大家士气高涨

唯一的鲜明的片段是汉斯 弗兰克的激烈爆发 当他们

鱼贯而行下楼到审判室时 弗兰克冲戈林大声说道 干

得不错啊 帝国元帅先生 真糟糕 几年前没把你投入

大牢

戈林一直等到直接讯问的第三天 也是最后一天

才反驳检察官对纳粹德国空军的指控 荷兰败降以后

外界对德国轰炸鹿特丹感到非常惊讶 戈林说 不错

他派遣了一个空军中队轰炸鹿特丹 然而 当德国人获

悉投降谈判业已进行之时 便向天空发射红色信号弹

以挡回他们的轰炸机 第一批机群没有明白信号之意

不幸击中目标 随后的两批机群明白信号后掉转机头飞

回 戈林争辩说 鹿特丹事件不是暴行 是一个悲剧性

的失误

接下来戈林单刀直入地回答他何以攫取那些艺术珍

品 我决定在战后或我认为某个适当的时候 创办一座

艺术品陈列馆 或通过购置 或通过接受馈赠 或通过

继承 向德国人民展示这些艺术珍品 自从他出庭作证

以来 第一次从听众席里传来窃窃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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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星期五傍晚 戈林已经作证五个小时

第一天作证结束后 他就懒得随手带上那紫色的文件夹

了 斯塔马尔在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出 在遵守文明

社会冲突规则方面 德国与其盟国可有不同之处 戈林

答道 诸如 日内瓦公约 和 C 海牙公约 之类的文

件已让现代战争彻底撕毁 关于这一点 我要援引我们

最伟大 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对手之一 英国首相温斯

顿 丘吉尔所说的那句话 在生死搏斗中终无法理可

言 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 赫尔曼 戈林在几乎没有

中断 大多不用草稿的情况下 讲了两天半 过了周末

将开始对他进行法庭盘诘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认为 戈林要不是当面抛出丘

吉尔那句话 他的证词真够灿烂夺目的 法庭向伦敦白

厅发电查询 丘吉尔爵士在何时何地可能说过这句话

英国外交部答复说 1940 年丘吉尔还在担任海军大臣时

发表的一次演讲与之最接近 在一场殊死搏斗中 如

果侵略者将人道之情践踏无遗 而抵抗侵略的人却仍然

拘泥于业已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法律条文 那就毫无

公道可言 戈林的援引在文字上有误 但令人不快的

是 二者在情绪上颇为相近

2

德雷克塞尔 斯普雷彻认为战争罪当然会产生奇怪

的伴生物 就像他玩另一种十九到二十一的游戏一样

他和保罗 施密特在一个富有的德国实业家的狩猎用房

里打乒乓球 施密特曾任希特勒的私人翻译 而在赫尔

曼 戈林手下曾一度出任盖世太保头子的鲁道夫 代尔

斯则在一旁等着上阵 与此同时 他的东道主罗兰 费

伯一卡斯托尔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椅里 与丰克和席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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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师弗里兹 索特闲聊 斯普雷彻几乎每个周末都去

他表妹尼娜的乡间别墅 他从不知道谁会来费伯一卡斯

托尔的家作客 因为来客包括了德国整个上流社会 保

罗 施密特个人对斯普雷彻很感激 后者把他从纽伦堡

的大牢中给弄了出来 部分是因为施密特为国际军事法

庭做翻译工作

斯普雷彻对代尔斯出现在这里颇感意外 好奇地想

跟他攀谈攀谈 戈林的表演乃尽人皆知 纳粹党人主政

不久 代尔斯就认识戈林 但是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有一

个惯例 即不谈审判战犯之事 或者用东道主的话来说

不在已判罪的犯人家里谈论绞刑架 代尔斯那桩案子曾

一度看来是个倒霉事 结果成为他的一条生路 当戈林

意识到盖世太保已成为国际大丑闻时 便让贪婪无比的

希姆莱主其事 代尔斯主要是个政治警察而非政治刺客

很快就让希姆莱的麾下给挤到一边 随后 代尔斯进入

一般警察部门工作 当上了科隆警察局的头头 在纽伦

堡 他等着以证人身分被传入庭

德雷克塞尔 斯普雷彻在别墅里可是上座嘉宾 能

攀上一位颇有地位的美国朋友差不多是每个德国人的愿

望 而且 斯普雷彻和蔼可亲 谈话十分娓娓动听 是

个很好的同伴 作为客人 他把自己的检察官的帽子留

在法庭 他和前纳粹分子和辩护律师出现在这里可能会

让法庭上的同僚大为震惊 于是他决定对自己周末解脱

一事的性质缄默不言 返回纽伦堡后 他戴上检察官帽

以他寻欢作乐的同一劲头对纳粹分子定罪 他心里明白

眼下的审判结束后 他不会回家的 甲级被告受审之后

将会成立一个新法庭来审判数以百计的小人物 如第四

特别行动队队长奥托 奥伦道夫 杰克逊法官业已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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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福德 泰勒为这些 随后的诉讼 的首席检察官

德雷克塞尔 斯普雷彻将是他的主要副手

斯普雷彻的表妹尼娜进屋时两颊绯红 她绕着住处

转了一圈 她提醒罗兰说 外面真是美极啦 或许他和

斯普雷彻也想出去溜达溜达 这个姿态看来几乎是事先

编排的 当两人并肩步入林子里时 斯普雷彻意识到家

规就要打破了 费伯一卡斯托尔在说了一棵被炸坏的树

木如何给挖掉以后 突然问斯普雷彻 在随后的诉讼中

纳粹实业家将会入庭受审吗 是这样 斯普雷彻答道

这是不对的 德国人说 他们跟我一样 只不过是

商人 是啊 可他们太喜欢在自己的企业里使用苦役

斯普雷彻反驳道 还没收外国人的财产 我的朋友 他

们帮助希特勒夺取政权 这是个费伯一卡斯托尔从未听

说过的斯普雷彻式人物 我不敢肯定 在当时的形势下

换了别人是否会有不同的为人处世 德国人评论说 你

会起诉这些案子吗 斯普雷彻回答说 大概会的

当晚用过晚餐之后 斯普雷彻与弗里兹 索特和鲁

道夫 代尔斯一起 津津有味地抽着雪茄 他敬重索特

这个律师承认当过五年的纳粹党员 可是当共产党人和

反纳粹斗士要他出庭为他们辩护时 他又有什么别的办

法呢 他接下这些案子 结果给驱逐出纳粹党 他很高

兴在国际军事法庭前被解除了里宾特洛甫的令人恼火的

辩护律师职务 他说 因为另外两个当事人已经让他疲

于奔命了

代尔斯终于提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

题 即戈林的证词 代尔斯说 海因里希 霍夫曼就好

像自己待在 证人之家 似的 不再把戈林当作他的笑

柄 代尔斯接着指出 盟国的错误在于把戈林的享乐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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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同于智慧的柔情 他得出结论 杰克逊法官真的睿

智过人才能抓住那只胖狐狸

3

诺曼 伯基特爵士在给家乡的同事的信中写道 当

美国检察官杰克逊在法庭上盘洁戈林时 本次审判中第

一次真正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就将来临 这将是文明社会

的一切有价值的代表与邪恶势力尚存的最后一位领导人

之间的殊死决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本次审判的整个结

局取决于这场大决斗

3 月 17 日 星期天傍晚 罗伯特 杰克逊在菩提树

大街的私哪里为这场决斗做最后的准备 花房里再次堆

着一摆一擦的他指望要利用的文件 他召集他的儿子比

尔 艾尔丝和挖掘出奥托 奥伦道夫的检察官惠特

尼 哈里斯 一起研究盘问戈林的战略 杰克逊说 他

知道 铁证如山 戈林断推辞其咎 但是戈林乃哗众

取宠之辈 会上演一场滑稽闹剧 或越过军事法庭法官

诉诸德国民众 杰克逊说 他打算阻止这种情况的发

生 不过 最佳的办法是什么呢 他的助手们研究出两

种盘问戈林的路子 第一种是一连串放步枪子弹 打算

以具体指控击中戈林 例如 他迫使犹太人为 水晶之

夜 付出代价 签署反犹太人法律 参与处死被击落的

飞行员 另一种是用重炮轰击戈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诘问 迫使他承认在摧毁德国民主 武装德国作战及

策划纳粹侵略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到深夜与助手们分手

时 罗伯特 杰克逊还没有拿定主意 哪一种武器最能

搞垮戈林

审判室拥挤不堪 人涌如潮 为开庭以来所仅见

上午的大多数时间让被告辩护律师占去了 完成对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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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讯问 问他一些旨在开脱其当事人的问题 戈林

果敢地准备为几乎所有这一切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旁

听者啧有烦言 就像拳击迷在主场较量之前不得不耐着

性子看轻量级的比赛一样

直到中午 12 时 10 分 劳伦斯法官才问道 首席

检察官是否准备进行盘问 杰克逊带着自信而好斗的

神色走向检察官席 在他身后 一边坐着的是惠特尼 哈

里斯 他带着一个文件箱 里面的文件已整齐列表 可

供迅速检索 杰克逊解开晨礼服的纽扣 双手插进身后

的衣兜里 仔细端详着证人席上的戈林 戈林也盯着杰

克逊 好像王牌飞行员在一场混战之前估量敌手 或

许你已意识到 你是唯一幸存下来可以向我们详细说明

纳粹党的真正目标及其领导层内部的工作运转情况

杰克逊道 那天早晨 他拿定了主意 他要炮轰戈林

而不用步枪开火 名闻遗迹的法庭盘问者马克斯韦尔一

法伊夫听到杰克逊的平淡乏味的讯问 感到吃惊 问题

是他怎样开头的 不过 杰克逊一定有秘密对策

我完全明白这一点 戈林道 杰克逊接着追问纳

粹党图谋推翻魏玛共和难道不是千真万确吗 戈林连眼

都没有眨一下便答道 这是我坚定的意图 杰克逊又

问 纳粹党一上台执政 就废除民主政府 难道这也是

真的 戈林道 我们认为它已无存在之必要

杰克逊话问戈林 人们未经法庭审判即被投入集中

营 难道不是真的吗 戈林开始作长篇答复 但杰克逊

打断他 想让他在是与不是之间做选择 戈林反击说

他需要作解释 杰克逊把他甩开 他说 这样的详细说

明可在随后戈林的律师再次进行直接讯问时进行 当他

发现比德尔侧身与劳伦斯耳语时 便开始问戈林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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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劳伦斯爵士点点头 随后打断杰克逊的讯问 杰

克逊先生 他说 本庭认为证人在回答该问题时应被

允许做他认为正确的解释 杰克逊气得满脸通红 他知

道 这一规则有悖于法庭盘问惯例 他深信比德尔在劳

伦斯的幕后操纵 当戈林被允许在法庭上几乎随心所欲

地发表演说时 这位检察官不耐烦地用钢笔敲着桌子

杰克逊又问 好吧 你在德国支持和奉行领袖原则

是因为你认为任何民族均无自治能力 还是有的民族能

实行自治而德国不行 或者在这一点上 是否我们当中

有的能推行我们自己的制度 但这种制度却不应在德国

推行 非但戈林 连法官们看上去都茫然不解 证人

说 他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 但还是要试图回答 戴维 马

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越来越感到困惑费解 盘问已进

行了十分钟 他还没有看出杰克逊对待此问题的中心战

略

戈林看上去颇为自得 是一个还要感受对手的拳击

手套的拳击手 他还狡猾地利用了一个优势 在杰克逊

曲里拐弯的问题和沃尔夫 弗兰克的翻译间隙 戈林有

充分的时间打腹稿 尤其是因为在译成德文以前 他已

从英文中理解了这些问题 他丧失了法庭盘问的经典战

术 他不能用一连串迅速 尖锐的诘问来 挤压 证人

当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午餐时 记者区的一名记者

朝杰克逊打个手势 低声说道 让铃声救了 协助杰

克逊的几个检察官上前护卫着他们的斗士 相互之间交

换着不安的眼色 鱼贯而行退出审判室

午餐后复庭 杰克逊开始责问戈林纳粹德国入侵苏

联之事 杰克逊热心支持 侵略密谋 的指控 最早可

上溯到伯奈斯建议之时 然而在戈林的案子中挑选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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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却挑选得不当 被告可以很有说服力地指出 他

反对希特勒入侵苏联 杰克逊继续艰难前行 如同陷入

迷宫中的一只追逐到不了手的猎物的动物 给戈林更多

的机会表明 倘若有人侵苏联的密谋 那他并不是该密

谋的支持者

整个下午 戈林依旧反应敏捷 表现出惊人的记忆

力 而且 由于法庭姑息 他可以随心所欲予以发挥

这天结束时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起身过来 向杰克逊

伸出了手 道 干得好 在密谋问题上 我们的一切担

忧都消失了 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姿态 马克斯韦尔一

法伊夫不能说出口的是 杰克逊在最高法院干了四年

又在司法部的法律官僚机构中供职多年 脱离格斗场的

时间太久了 他具有的法庭盘问之才已黯然失色

当晚 艾雷 尼夫在伯基特法官的别墅里用餐 他

很乐于同这个擅长辩论 傲慢和机智过人的人交往 而

伯基特则想要与他能与之轻松自在地讨论当天大事的人

作伴 尼夫其人 严肃认真 才智过人 虚事周详 他

会出色地做到这一点 他说 伯基特担心正义的力量正

在输掉这场大决斗 而一旦输掉 这一势头可能永远扭

转不过来 戈林的表现肯定会使其他被告深受鼓舞 杰

克逊长于辞令 却对法庭盘问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 他

宣读文件 就没有把握时间提出闪电式的问题击懵证人

乱其方寸 杰克逊一次也没有运用优秀的法庭盘问者所

擅长的最致命的策略 将证人诱向事先设好的陷阶

而后以不能闪避的答复将他推进去

艾雷 尼夫注意到 杰克逊毫无疑问还包括他们所

有的人 都失算了 他们让戈林恫吓打诨来掩盖一个简

单的事实 赫尔曼 戈林的脑子是令人生畏的工具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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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格罗斯里希特费尔德的军事学院

即德国的西点军校或桑德赫斯特 还有一点 尼夫补充

道 戈林是一个谋杀犯和卑鄙小人 但是个勇猛过人的

卑鄙小人 这在法庭上取得了成功

尽管如此 伯基特说道 杰克逊在障碍重重的情况

下开展工作 劳伦斯作出的不得缩短戈林的回答的裁决

是蛮横无理的 结果 证人而非检察官或法官控制着法

庭

这一私人裁决当晚即公诸于众 在广播间里 哈

尔 伯森坐在播音员身边 听他朗读自己为美军联播网

电台撰写的广播稿 伴随着获得普利策奖戏剧的第二幕

的中止 这一天结束了 纽伦堡的记者们众说纷坛 归

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到现在为止 戈林还是我行我素

得有人去阻止他才行

翌日上午 大决斗并没有立即恢复 戈林的律师斯

塔马尔征得法庭的许可 塞进一个名叫比格尔 达勒鲁

斯的证人 这是一个瑞典商人 传之入庭以证实戈林并

不想要与英国开战 直到下午晚些时候 戈林一杰克逊

之战才重新恢复 在有一点上 杰克逊援引一文件 旨

在表明戈林策划 解放莱茵河地区 而违反了 凡尔赛

和约 戈林手里有一份同样的文件 他指出 杰克逊翻

译有误 文件说的不是什么 解放 而是万一动员时 清

理 莱因河河道障碍 以利航行 结果 戈林是对的

再者 这些行动难道不是重新武装莱茵地区的计划

的组成部分吗 杰克逊问 戈林答曰 所有的国家都制

定应急计划 但是 难道这些计划不是 完全对外国保

密 吗 杰克逊又问 戈林反唇相讥 我想不起来我事

先在报刊上读到过有关美国的动员准备的消息 "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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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转向法官席 道 我谨提请本庭注意 证人在盘问

中答非所问 如果我们的问题得不到正面答复 那完全

是白费时间 在我看来 证人在被告席上 在证人席

上 都对正在对他进行审判的本庭采取傲慢而蔑视的态

度 他不死不活地对待这一审判 劳伦斯爵士把头转

向比德尔 他支持让戈林有发言权的决定 杰克逊好像

要中风 比德尔轻声对劳伦斯说 或许这正是宣布今日

休庭的好理由

杰克逊看不出有任何再拖延的必要 他不得不直接

面对自己遭受折磨的根源 他不愿意回办公室 而是径

直闯入比德尔的房间 发现比德尔和帕克都在 比德尔

平静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起身让座 杰克逊说他还是站

着说好 他说 除了比德尔故意跟他作对外 他得不出

别的结论 他离开美国最高法院来这里不是让本国同胞

从背后捅刀子的 我最好是辞职回国 杰克逊宣布

比德尔说 这不行 他非常理解鲍勃压力太大 帕克和

他都了解此情况 他们对他正在从事的艰难的工作深表

钦敬 有关戈林的决定不是私人意见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在审判结束时不给戈林以任何托辞 这一目标对所

有的人 对法官和检察官都是有利的 杰克逊乃拂袖而

去

当天晚上 比德尔邀请哈伦 阿门上校共进晚餐

阿门指责说 杰克逊受到一帮唯唯诺诺的小人的包围

如圆滑世故的罗伯特 斯托里 他们不敢告诉杰克逊

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他准备不当 入庭上阵前没有掌

握好他的材料 戈林今天就证明了这一点 让鲍勃在莱

茵地区问题上绊了一跤 阿门继续举出他的上司的一长

串过失时 比德尔始终没有随便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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